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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让安德瑞如此烦乱矛盾的人是蓝曦

突如其来的咳嗽声打破了平静、把正在忘情
拥吻、灵魂不知游去了哪里的安德瑞和蓝曦拉回
了现实中。

谷晓唯面带寒霜地站在楼梯口，嘴唇抿成
一条直线。她愤怒地将一物扔给蓝曦，蓝曦发
现那正是自己的手机，这才想起美娜
借她的手机给安德瑞打电话后没有
归还。

谷晓唯告诉蓝曦已经找了她很
久，没想到她却在这里。说完便上前拉
着蓝曦要走。蓝曦莫名其妙，让谷晓唯
有话慢慢说。

谷晓唯焦急地说再慢就来不及
了，康妈妈下午买菜回来突发脑溢血，
现在正在医院里抢救! 蓝曦闻言身子
一软，险些摔倒。安德瑞和谷晓唯赶紧
扶住她，转眼之间她的脸色已变得像
白纸一样。她略微怔了怔，深吸一口
气，竭力让自己恢复镇定，然后全力向
门外跑去。

大年初二的中午，安德瑞烦躁不
已，他冲到电话旁边，拨了那个他这些
天拨过无数次的号码，铃声响了无数
遍，始终无人接听。他接着拨打对方的
手机号码，依然和之前一样是关机。他郁闷地将
电话重重地扣上，将剩下的半瓶矿泉水一口气
喝光，拿着大衣和背包出了门。
让安德瑞如此烦乱矛盾的人是蓝曦，或者说

是蓝曦的遭遇。回忆起社区志愿者新年聚餐的那
晚与蓝曦弹琴唱歌的情景，他不得不感慨人生无
常，灾祸总喜欢在最美好的时刻发动突然袭击。
当时蓝曦得知自己的母亲在医院抢救之后，

焦急万分地跑出去。她心急火燎地在创意园区门
口拦出租车，却半天都拦不到空车，情急之下流
下眼泪。安德瑞习惯性地插在口袋里的右手碰触
到一样东西，掏出来发现是把摩托车钥匙。他突
然想起朋友马克刚买了辆长江 "#$型边三轮摩
托车，下午他还借来去兜了一圈。他连忙将摩托
车开出来，载着蓝曦火速赶往医院。来到医院门
口，蓝曦发疯一样冲进大门，他想跟进去，却被蓝
曦拒绝。
他心怀忐忑地独自走开，开着摩托车来到苏

州河边。蓝曦的母亲会怎样？他这样想着，多年前
那个冬夜，得知母亲发生车祸正在医院抢救时的
那种沉重的恐惧感便一下子跨越时空不可抵挡

地围困了他的心。倾听着苏州河的水波沉静舒缓
的流淌之声，安德瑞回忆起在母亲去世后终日消
沉心如死灰的那段日子里，他发觉自己的性格里
有很多部分遗传自母亲，敏感细腻、追求完美和
浪漫、过于理想化、容易自责和自怜，甚至连母亲
的悲观绝望似乎也遗传给了他。

他后来细想，认为母亲出车祸并非
是因为事故，而是自杀。是父亲和雪莉的
行为刺激了有忧郁症的母亲，让她在极
度悲伤愤怒之下丧失了理智，有了自杀
的冲动，不顾一切地将车撞向路边的隔
离带。

母亲去世的整个过程让他对于爱情，
或者说同一个异性长期地维持稳定的爱
情这件事失去了安全感。爱情这种人类最
绚丽的情感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比世间所
有的东西都脆弱易碎。他并非不相信世上
有不离不弃、生死不渝的爱情，而是对自
己和命运没有信心。他并不认为自己比父
亲在做情人和丈夫这件事上会表现得更
出色。父亲渴望在固定的地方，和家人一
起安度平静安稳、不虞匮乏的生活。而他
却生来就有反叛野性的因子潜藏在血液
里，在成长过程中这些不安因子不断被激
发，渐渐强大，最终成为掌控他内心的主

宰力量。
他是不喜欢走预设道路的人，他所渴慕的成

功人生，和大多数人心中普遍的定义大相径庭。
情感是唯一能触及他内心、带来强烈感受、满足
他精神需求的东西，可情感又是世间最捉摸不
定、无法把握的东西。他这样渴望情感和爱的
人，却又恐惧和异性维持稳定持久的情感。为了
弥补内心因此形成的缺失和痛苦，他就得寻求
其他方式来获得情感与爱的滋养，他之所以会
选择并且一直保持着现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也
正源于此。独自游走在异国他乡，不断体验全新
的生活让他保持着好奇和激情，从事公益性的
工作、做自由的志愿者、尽自己的力量帮助需要
帮助的人让他用更广阔和坦然的方式收获了更
纯粹更丰沛的情感和爱。尽管大多数因为喜欢、
或者只是因为遵循传统观念而过着稳定生活的
人们都会认为，像他这样的“流浪者”要么是无
法融入主流社会的怪物、要么就是内心强大而
坚硬的勇士。其实这两者他都不是，他只是个渴
望随心所欲、随遇而安、愿意用一生的时间追求
理想化感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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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的力量
刘 凯

! ! ! #$%这个小学的存在让她看到了某种希望

村子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
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可怕的麻风杆菌
侵袭。一个外来者，在这里看到的是生命的木
然、希望的凋零，还有那些正在长大的生命。
张平宜在采访笔记上写道：“孩子们没有衣

服穿，脏到只剩下一双眼珠子才能发现他们的
纯净。”他们是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女，
虽然摆脱了麻风病，但是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
村，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子女们除了集体
户口，什么都没有。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包袱，他
们走不出麻风村，更谈不上接受更好的教育。他
们在这里出生、成长，又在这里成婚，再有新的
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

这里和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有太大的差距。
%&天的走访中，张平宜有 '天是完全没洗澡，
在昆明机场她洗了脸，看到镜子中的自己，被吓
到了，她当时就发誓再也不去了。
可一回到都市，眼前总出现那些全身光光

的、肚子大大的、一脸黑黑的孩子，她忘不了。那
时候，她的大儿子三岁，第二个儿子刚刚出生没
多久。她把知道的详细写出来，希望自己的努力
能为那些麻风村的孩子们做点什么。可是做什
么呢？孩子们是健康的，有问题的是麻风村周围
的世界。

第二年，她听说在四川凉山州越西大营盘麻
风村有一所小学，小学在麻风村已存在 %&年了，
可是从来没有出过一个毕业生，就两间破教室，七
八十个孩子，坚持了 %$多年的唯一一位老师也到
了承受的极限，据说下个月就要去卖水果了。
竟然有一所学校，竟然已经存在了 %&年。

既然麻风村需要，那就一定不能让它倒掉！张平
宜几乎立刻放下工作赶过去。出发的时候，她还
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这个小学的存在让她
看到了某种希望。
说起 %&年的麻风村小学，也是有故事的。

%()*年政府在这里建立了大营盘小学，由于
“麻风村”的缘故，没有人愿意来这里教书。直到
第二年，才有了第一位老师王文福。%()"年，王

文福每月工资只有 &+,*)元，且屡遭外
人歧视，他既当老师，又当校长，更要照
顾孩子们的生活。王文福坚持下来，他
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亲手带出一届毕业
生，而这愿望一直挣扎了 %&年，现在离
他愈来愈远。

张平宜来到大营盘村，见到了这位
即将出门打工的农村教师。如果学校垮掉了，这
些常年生活在麻风病阴影下的孩子还能有什么
希望呢？这个从远方大城市来的女人向王文福
许诺：“你留下来，我去筹钱盖一所新学校。”

张平宜在台湾写文章募款，到处演讲、卖
书，或是带着医生丈夫每月给的 %万元新台币
零花钱坐出租车，去试图说服潜在的资助者。同
事中很多人不理解：你怎么拿台湾的钱去帮大
陆做事呢？她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她在街边叫卖
蜡烛，从曾经那个开跑车、风风火火的富家女瞬
间变成了“卖火柴的小女孩”。

她带着这样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善款，回
到大营盘，当上了新教学楼的“监工”。
在大营盘的每一天，她都要在县城宾馆和

大营盘村之间颠簸的土路上来回往返。因为学
校没有厕所，这个有点洁癖的女人常常一整天
不敢喝水。如果内急，就小跑半个小时到邻村，
借用“猪圈隔壁的厕所”。
建学校不是有钱就能解决的。缺水缺电，缺

很多东西，找政府帮助，可沟通没那么容易。在
一个与世隔绝的社会里，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
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奔忙，当地人认
为她肯定是为了投资获利，甚至称她为“台湾来
的女特务”。几乎没有人愿意坐下来听她讲话超
过 -分钟。她带着满腔热忱过去，他们却不愿搭
理，她就坐在旁边等待。她下定了决心，她可以
忍耐很多。

&$$&年的时候，大营盘小学的 %%间教室
建成了。老师留了下来，孩子们眼中的张阿姨不
再是一个来自大城市的远方女人，他们还不完
全理解张阿姨，但已经完全信任她。

&$$&年，张平宜的记者生涯也到达了一个
高峰，如果一边工作一边募款，她可以做的就是
把钱寄过去，可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些孩
子已经被隔离太久了，他们需要有一个人，拉着
他们的手一起走，一起向外走，走出一条路。她
辞去百万年薪的工作，在台湾开办“中华希望之
翼服务协会”，专门致力于大营盘麻风病人的子
女教育。


